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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我則繼續在那裏停留三週。在
這期間，偶爾會有聖徒前來看望與配
搭，其餘時間主要是我在街上開展。
有位姊妹提供一間商業大樓的辦公室
給我使用，我就把許多免費的二手書
搬去那裏，然後畫張海報貼在一張小
桌子上，寫着：『倪柝聲、李常受弟
兄著作』。這樣子吸引了不少有興趣
的人前來詢問，我請他們留下資料，
再將這些名單交給當地聖徒繼續回
訪。

之後我又到別州去開展另一個城
市。當我回到家時，已經是兩個半月
之後了，姊妹那時已經回臺灣待產。
二○○七年真是跑了許多地方，最後
一站是Aizawl，回到家已經是二○○
八年一月了。雖然並非每地都順利設
立召會，但對我是相當好的操練。過
程中我認識了一些印度或斯里蘭卡的
風俗和生活習慣。印度全國通行的語
言過多，在不同的州可能就有不同的
語言，因此有翻譯服事的需要。每個
宗教社群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基督

為他們中間的難處。藉着交通，他們
得以更新異象，開始操練接納彼此的
食物。因這個緣故，全時間訓練中心
的食物是：少辣、少油、少香料─不
再是傳統的印度菜了。如果有人覺得
不辣，就自己加辣椒；覺得不鹹，就
自己拿鹽來灑。作飯的過程都是大家
一起配搭，有些大廚甚至可以一次作
八、九十人分。因着要一起作飯，就
需要有身體的眼光，需要顧到彼此，
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口味。因為自己
覺得美味的時候，另一班人便會無法
接受。此外，訓練中心也會給他們菜
單，提供一些較健康的菜色。其實，
要適應不同的食物並不容易，雖然我
們去了六年，飲食習慣也無法完全適
應。一位五十多歲來自印度東北的弟
兄，很容易因食物過敏，一過敏就必
須休息；然而，在北印度參加兩個月
訓練期間，他仍堅持下去，待他康復
之後，又馬上繼續訓練。

再者，當地氣候差異大，並且炎
熱。南印度夏天非常熱，東北部雖好
一點，仍比臺灣熱得多；訓練中心位
於印度北部，白天也高達四十多度，
晚上則降到三十多度。我實在佩服那
些年長的弟兄姊妹，他們真是出了代
價而來：卽便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他
們的身體都處在為難之中，但他們還
是參加完了整個訓練。

因着當地物資缺乏的緣故，很多
事情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有一次我
負責一個兩週的訓練，我每次都怕接
到電話，因為一有電話，表示訓練中
心沒水了，要派人叫一輛大卡車去載
水，再將之注入大水槽。當地一天只
供一次水，一次供水就要花上半個小
時。早上開始供水時，先需把水槽打

徒、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等個別居住在
自己的社區；因此開展上常被侷限在
基督徒的社區裏。只要是有心尋求的
基督徒幾乎都聽過倪柝聲弟兄；然
而，他們只是片面地認識倪柝聲，特
別是他生命的經歷的那部分。對基督
徒，我們較着重真理的分享。而在傳
講真理時，當我們提到『喫喝享受
主』或『享受基督』，他們大多能夠
接受。若提到聖經中沒有所謂的『天
堂』，有些人就開始為難；要是再提
到『召會』或『神成為人，為要使人
成為神』，他們就完全無法接受。很
多尋求的基督徒一開始反應很好，到
後來卻不容易全盤接受。

在印度，有少數較保守的州特別
立法，不能強迫他人改變信仰。但是
『強迫』這詞的定義是很模糊的，易
被 有 心 人 士 硬 說 成 『 被 強 迫 而 信
的』，這對在當地福音的傳揚造成了
攔阻。

投身水流，跟隨帶領       

二○○九年開始，印度的福音工
作有一個大的轉捩點。弟兄們根據使
徒行傳的，保羅和巴拿巴所說：『看
哪，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開始吹
號：要去得着外邦人。印度的基督徒
人口二千多萬人，僅占全部人口的百
分之二至三；反觀印度教徒動輒十億
人，回教徒也有一億人，弟兄們認為
應該要去傳福音給這些人。因此我們
的行動隨卽轉彎，並開辦成全訓練。
這訓練不僅要成全人去接觸基督徒，
更要成全人去傳福音給外邦人。印度
雖然幅員廣闊，工人卻少，無法應付
其廣大的需要。而我們作工的方式是
藉着聖徒們的推廣，使周邊召會的聖

溢，自然而然就對眼前的開展地滿了
負擔，幾乎全部的人都把回程的車票
給退了，決定在訓練結束後繼續開展
三週。三週中，他們把訓練裏享受主
的生活在當地完整的複製出來。有兩
位姊妹在街上傳福音時，一位路人問
她們說：『你們看起來很喜樂，可以
告訴我是甚麼原因麼？』她們就和他
分享，並傳耶穌基督為主。可見福音
對於她們就是生活，她們的生活就是
福音。

此外，印度是個富有人情味的地
方。特別是南部，當人看見你很喜
樂，就會邀請你進家裏，他們的門通
常都是開着的，有的家甚至連扇門都
沒有，隨時都可以進去，連叩門的功
夫都省去了；主人會請你先坐下，並
泡茶給你喝。當地印度教的信仰強調
客人是神，我們要辨別他們究竟是好
客還是敞開，還是要多接觸後纔會知
道。雖是如此，這樣的開展生活真是
太喜樂了，我們也藉此在當地得着許
多人，並建立了召會。

棄絕己意，身體實際

 在印度，常有一至兩週的特別訓
練，這時因文化、飲食的差異，使服
事變得很有挑戰性。文化方面如：東
北的印度人不喜歡南印度人。在飲食
習慣方面，印度北方、東北，和南方
的口味差異甚大，使伙食的預備相當
困難。 

有一次，東北的弟兄們拒喫南印
度菜，情勢有些緊張。這迫使我到主
面前尋求如何成全他們。後來我們招
聚他們，與他們交通並給予開啓：食
物差異已成為他們之間極大的難處，
若要成為一個新人，這件事就不該成

徒產生渴慕，並以一地為據點來實施
訓練。感謝主，聖徒參訓的人數越發
增多。

主在印度的行動在南北兩個區域
情況不盡相同。由於南方的基督徒
多，召會、聖徒也相對多，北方的基
督徒少，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召會、
聖徒人數也少，可見北方是一個廣大
的禾場。於是從二○○九年起，我們
開始加強福音的傳揚，目的就是帶更
多外邦人得救而產生召會。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南
方舉辦的一週成全訓練。這次訓練吸
引了許多聖徒參加，其中多數要來一
趟並不容易，他們須花長時間搭火車
纔能彀抵達會場。因着對福音有負
擔，每位都願意付上代價前來參加訓
練，聖靈也藉此機會成全他們。除此
之外，在每場特會或訓練中，弟兄們
不會事先告訴你接下來要釋放甚麼信
息，就連內容也都是當場纔決定的。
所以聚會一開始，弟兄們會突然說：
『某某弟兄，請你來講這個。』此時
被點到的弟兄就要站起來釋放信息，
這樣的情形使得配搭不久的年輕同工
很緊張，因為不知何時會被指名，也
不知道下一秒會出甚麼題目請他講。
在生活方面，這個訓練不僅把不同背
景的人調在一起過生活，有些人更是
來到訓練中纔受浸的。大部分學員都
來自印度南部的鄰近召會，所以他們
在文化、語言等差異不算太大；來了
幾次就可以進入狀況，並豫備好與其
他弟兄姊妹相調在一起。

 此次訓練重點不在於傳福音的技
巧，我們沒有教導他們傳講人生的奧
祕，而是訓練他們過一個享受主的生
活。一週下來，他們被聖靈充滿且充

同主行動，勇往直前       
主在印度的工作於二○○九年

前，重點乃在於真理推廣、屬靈書報
發送、晨興聖言、雷瑪書籍或卡片發
送等等，對象着重於當地的基督徒身
上 。 我 剛 到 印 度 時 ， 住 在 古 爾 岡
（Gurgaon），是新德里附近的一個
城市，這一住就是五年多。那時還沒
有開始大專的行動，所以我在各地配
搭開展召會。前半年我跑了許多的城
市，都是訪問各處召會。通常每一次
訪問中，從出發到返家期間都相距一
至兩週。

我們在印度的開展始於二○○六
年，直到二○一二年為止，一共六年
的時間。印象最深的是二○○七年的
訪問，因為當年剛好是『Gospel 
Move in India』，這個行動共有三
個梯次，目的是要在沒有召會之地建
立金燈臺。當時弟兄姊妹編組成軍，
每個梯次都分成五個開展隊，到五個
不同的城市停留三週；一年下來可以
開展十五個城市，許多地方都是從無
到有，建立起召會。開展隊的組員來
自印度各地，都是有心願配搭的聖
徒；有些是全時間服事者，有些是在
職，因此我在與聖徒的配搭上有許多
的學習。

二○○七年三月中我先和一位弟
兄去了斯里蘭卡，他停留一週後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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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後主向我啟示，我需要轉向祂
並倚靠祂，因為祂所注意的並非外面
的事物，而是我這個人。當我這個人
向着祂是對的，祂自然在外面的環境
中備齊一切，為我們効力。到了第二
週，在擺上了許多的禱告後，電和水
的問題竟然莫名地解決。超乎我們想
像的，有充足的電和水供我們使用。

食物的豫備上也是如此，一開始
由訓練中心從外面訂食物進來，但他
們覺得喫不習慣、不合胃口，就改成
自己買菜來作。如此一來，不僅量抓
得到，也符合自己的口味。就這樣，
從第二週開始，整個訓練漸入佳境。

擴展眼界，剛強開拓

經過這六年在印度開展的經驗，
我想給臺灣青年人的建議是：心胸和
眼界需要更加開闊。根據我這幾年的
觀察，臺灣這幾年進步較慢，漸漸被
其他國家追過，以印度市場為例，卽
便印度人作生意的特性是不按牌理出
牌，但韓國、日本甚至中國大陸都很
積極的在開拓當地市場；反觀在臺灣
的青年人卻較少看到這樣積極的態
度。我個人建議可以出去一些國家看
看、開開自己的眼界，也會讓自己在
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思考空間，也會
使我們變得更剛強開拓。

                     （董牧群弟兄見證）

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

當我為着婚姻奉獻尋求的時候，
擇偶的心願就是弟兄要有海外開展的
心志。因此當我們開始交往時，就定
意要往海外開展。當時因為弟兄還在
當輔訓的緣故，必須等到他的服事告

滿，再注水到屋頂上的水塔；然而，
因着抓不準水槽的容量，時有注水不
足的現象。那時訓練的人多，常常一
有人洗澡，水就馬上用完了。若要叫
水，就需要等好幾個小時；甚至必須
等到隔天，水纔會來。碰到這種情
形，我們都只能憑着禱告仰望主，並
在其中學習適應和等候。除此之外，
在那次訓練頭一週也常常停電，學員
晚上下了課，幾乎整個晚上都沒有
電。訓練中心的蓄電池的電力大概能
維持兩個鐘頭，但當地停電卻往往超
過五、六個鐘頭之久。許多時候，訓
練裏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黑暗中作息；
然而他們卻能在艱難的環境下，不住
的呼求主名。也許彼此之間會討論停
電的事，但都不太抱怨，也不主動反
應。對他們而言，環境的限制反而是
一種益處。雖在肉身上受苦，卻幫助
他們妥善運用時間。並且過程中，我
們經歷到藉着禱告，主就能為我們開
路。

第一週就是在這裏沒水沒電的狀
況，加上食物豫備不足的情況下渡
過。在這艱難的環境中生活，禱告是
我惟一的憑藉。剛開始，每遇到沒水
沒電的問題的時候，我就打電話向給
房東抱怨；然而房東卻回應說那是我
們自己的問題。這逼得我向主有許多
禱告，在禱告中主很深的光照我：我
的情形就像這座城市，外面看起來相
當不錯，有許多高樓大廈，但是仔細
一點看，基礎設施卻很差，旣沒水又
沒電。在過程中我就向主承認，自己
的光景確是如此，儘管外面看起來很
不錯，聚起會來也有模有樣，但真正
論到操練時卻不是這樣扎實─當人需
要我供應時，往往沒有東西可以供應

一段落，所以我在結訓後也服事了一
年。在那一年我們的身體都出了一些
狀況。在我這一面，我的膝蓋很不
好，從訓練時就都要坐電梯；甚至服
事那年，上樓到姊妹之家都沒有超過
十次，因為身體的緣故使我根本沒辦
法上去。而我弟兄則有眩暈的問題。
那時，當面臨報名海外開展的時候，
我反而猶豫了。並不是心願的問題，
只是裏頭擔心：『主呀，我們是要去
服事的，但是我很怕變成別人的負
擔。』所以報名的時候，一面我知道
這是理所當然；另一面又會擔心，
『主呀！這怎麼辦？』而變得有點膽
怯。一次禱告時，主給了我一首詩
歌，歌詞說到：『信而順從，因為除
此以外，不能討主的喜愛，惟有信而
順從。』我當下就覺得很感謝主，並
學習不看我們的情形，信而順從的報
了名。結果非常奇妙，我們一去，因
着印度的環境乾燥，我的膝蓋不再疼
痛，他暈眩發作的次數逐漸減少，甚
至我們的過敏也都痊愈了。感謝主！
雖然我們一開始沒有想要去印度，但
是主總有祂的美意。

印度跟臺灣很不同，在當地作任
何事情都會不斷變動。若要申請一個
東西，在臺灣只要照着程序跑就行；
然而在印度，卽便有固定的程序，申
請成功與否還需看辦事的人的心情：
他若是不喜歡你，你就會被百般刁
難；相反的，他若喜歡你，你可能連
文件都不必交齊就可輕易通過。並
且，雙方在時間觀念上也有很大的差
異。有一次我們買家具，和老闆約定
下午三點送來，但他竟然十點纔送過
來！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臺灣，肯定
是一件大事，但在印度卻非常普遍。

由於彼此生活模式落差極大，剛去的
時候天然的肉體就常常被挑動。我常
心想：『作人怎麼這樣？也不會說句
對不起。』後來因着主的光照，我漸
漸脫離消極的感覺，學習在這段時間
內規劃其他事情，不讓時間白白溜
過。當你在那個環境下生活，自然而
然會有度量去包容別人，完成事情上
也會比以前更加積極。那段時間裏，
我常常唱補充本詩歌四百二十九首的
其中一節，其內容說到我們的生活乃
是：『每天非我所願，日子多麼富於
挑戰，不許安逸、自憐，與人同情，
與人同行；祂供應生命糧、生命活
水、一切動力。帶人走出黑暗，多少
生命因此轉換；祂能力來覆庇，天天
怯場，天天強壯，祂能力來覆庇，天
天怯場，天天強壯。』每當我唱這首
詩歌，便十分受激勵，得以在各種環
境中過生活，接受從主而來的度量去
包容別人，也較以往更為積極迫切。 

                 （董方郁文姊妹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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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我則繼續在那裏停留三週。在
這期間，偶爾會有聖徒前來看望與配
搭，其餘時間主要是我在街上開展。
有位姊妹提供一間商業大樓的辦公室
給我使用，我就把許多免費的二手書
搬去那裏，然後畫張海報貼在一張小
桌子上，寫着：『倪柝聲、李常受弟
兄著作』。這樣子吸引了不少有興趣
的人前來詢問，我請他們留下資料，
再將這些名單交給當地聖徒繼續回
訪。

之後我又到別州去開展另一個城
市。當我回到家時，已經是兩個半月
之後了，姊妹那時已經回臺灣待產。
二○○七年真是跑了許多地方，最後
一站是Aizawl，回到家已經是二○○
八年一月了。雖然並非每地都順利設
立召會，但對我是相當好的操練。過
程中我認識了一些印度或斯里蘭卡的
風俗和生活習慣。印度全國通行的語
言過多，在不同的州可能就有不同的
語言，因此有翻譯服事的需要。每個
宗教社群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基督

為他們中間的難處。藉着交通，他們
得以更新異象，開始操練接納彼此的
食物。因這個緣故，全時間訓練中心
的食物是：少辣、少油、少香料─不
再是傳統的印度菜了。如果有人覺得
不辣，就自己加辣椒；覺得不鹹，就
自己拿鹽來灑。作飯的過程都是大家
一起配搭，有些大廚甚至可以一次作
八、九十人分。因着要一起作飯，就
需要有身體的眼光，需要顧到彼此，
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口味。因為自己
覺得美味的時候，另一班人便會無法
接受。此外，訓練中心也會給他們菜
單，提供一些較健康的菜色。其實，
要適應不同的食物並不容易，雖然我
們去了六年，飲食習慣也無法完全適
應。一位五十多歲來自印度東北的弟
兄，很容易因食物過敏，一過敏就必
須休息；然而，在北印度參加兩個月
訓練期間，他仍堅持下去，待他康復
之後，又馬上繼續訓練。

再者，當地氣候差異大，並且炎
熱。南印度夏天非常熱，東北部雖好
一點，仍比臺灣熱得多；訓練中心位
於印度北部，白天也高達四十多度，
晚上則降到三十多度。我實在佩服那
些年長的弟兄姊妹，他們真是出了代
價而來：卽便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他
們的身體都處在為難之中，但他們還
是參加完了整個訓練。

因着當地物資缺乏的緣故，很多
事情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有一次我
負責一個兩週的訓練，我每次都怕接
到電話，因為一有電話，表示訓練中
心沒水了，要派人叫一輛大卡車去載
水，再將之注入大水槽。當地一天只
供一次水，一次供水就要花上半個小
時。早上開始供水時，先需把水槽打

徒、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等個別居住在
自己的社區；因此開展上常被侷限在
基督徒的社區裏。只要是有心尋求的
基督徒幾乎都聽過倪柝聲弟兄；然
而，他們只是片面地認識倪柝聲，特
別是他生命的經歷的那部分。對基督
徒，我們較着重真理的分享。而在傳
講真理時，當我們提到『喫喝享受
主』或『享受基督』，他們大多能夠
接受。若提到聖經中沒有所謂的『天
堂』，有些人就開始為難；要是再提
到『召會』或『神成為人，為要使人
成為神』，他們就完全無法接受。很
多尋求的基督徒一開始反應很好，到
後來卻不容易全盤接受。

在印度，有少數較保守的州特別
立法，不能強迫他人改變信仰。但是
『強迫』這詞的定義是很模糊的，易
被 有 心 人 士 硬 說 成 『 被 強 迫 而 信
的』，這對在當地福音的傳揚造成了
攔阻。

投身水流，跟隨帶領       

二○○九年開始，印度的福音工
作有一個大的轉捩點。弟兄們根據使
徒行傳的，保羅和巴拿巴所說：『看
哪，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開始吹
號：要去得着外邦人。印度的基督徒
人口二千多萬人，僅占全部人口的百
分之二至三；反觀印度教徒動輒十億
人，回教徒也有一億人，弟兄們認為
應該要去傳福音給這些人。因此我們
的行動隨卽轉彎，並開辦成全訓練。
這訓練不僅要成全人去接觸基督徒，
更要成全人去傳福音給外邦人。印度
雖然幅員廣闊，工人卻少，無法應付
其廣大的需要。而我們作工的方式是
藉着聖徒們的推廣，使周邊召會的聖

溢，自然而然就對眼前的開展地滿了
負擔，幾乎全部的人都把回程的車票
給退了，決定在訓練結束後繼續開展
三週。三週中，他們把訓練裏享受主
的生活在當地完整的複製出來。有兩
位姊妹在街上傳福音時，一位路人問
她們說：『你們看起來很喜樂，可以
告訴我是甚麼原因麼？』她們就和他
分享，並傳耶穌基督為主。可見福音
對於她們就是生活，她們的生活就是
福音。

此外，印度是個富有人情味的地
方。特別是南部，當人看見你很喜
樂，就會邀請你進家裏，他們的門通
常都是開着的，有的家甚至連扇門都
沒有，隨時都可以進去，連叩門的功
夫都省去了；主人會請你先坐下，並
泡茶給你喝。當地印度教的信仰強調
客人是神，我們要辨別他們究竟是好
客還是敞開，還是要多接觸後纔會知
道。雖是如此，這樣的開展生活真是
太喜樂了，我們也藉此在當地得着許
多人，並建立了召會。

棄絕己意，身體實際

 在印度，常有一至兩週的特別訓
練，這時因文化、飲食的差異，使服
事變得很有挑戰性。文化方面如：東
北的印度人不喜歡南印度人。在飲食
習慣方面，印度北方、東北，和南方
的口味差異甚大，使伙食的預備相當
困難。 

有一次，東北的弟兄們拒喫南印
度菜，情勢有些緊張。這迫使我到主
面前尋求如何成全他們。後來我們招
聚他們，與他們交通並給予開啓：食
物差異已成為他們之間極大的難處，
若要成為一個新人，這件事就不該成

徒產生渴慕，並以一地為據點來實施
訓練。感謝主，聖徒參訓的人數越發
增多。

主在印度的行動在南北兩個區域
情況不盡相同。由於南方的基督徒
多，召會、聖徒也相對多，北方的基
督徒少，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召會、
聖徒人數也少，可見北方是一個廣大
的禾場。於是從二○○九年起，我們
開始加強福音的傳揚，目的就是帶更
多外邦人得救而產生召會。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南
方舉辦的一週成全訓練。這次訓練吸
引了許多聖徒參加，其中多數要來一
趟並不容易，他們須花長時間搭火車
纔能彀抵達會場。因着對福音有負
擔，每位都願意付上代價前來參加訓
練，聖靈也藉此機會成全他們。除此
之外，在每場特會或訓練中，弟兄們
不會事先告訴你接下來要釋放甚麼信
息，就連內容也都是當場纔決定的。
所以聚會一開始，弟兄們會突然說：
『某某弟兄，請你來講這個。』此時
被點到的弟兄就要站起來釋放信息，
這樣的情形使得配搭不久的年輕同工
很緊張，因為不知何時會被指名，也
不知道下一秒會出甚麼題目請他講。
在生活方面，這個訓練不僅把不同背
景的人調在一起過生活，有些人更是
來到訓練中纔受浸的。大部分學員都
來自印度南部的鄰近召會，所以他們
在文化、語言等差異不算太大；來了
幾次就可以進入狀況，並豫備好與其
他弟兄姊妹相調在一起。

 此次訓練重點不在於傳福音的技
巧，我們沒有教導他們傳講人生的奧
祕，而是訓練他們過一個享受主的生
活。一週下來，他們被聖靈充滿且充

同主行動，勇往直前       
主在印度的工作於二○○九年

前，重點乃在於真理推廣、屬靈書報
發送、晨興聖言、雷瑪書籍或卡片發
送等等，對象着重於當地的基督徒身
上 。 我 剛 到 印 度 時 ， 住 在 古 爾 岡
（Gurgaon），是新德里附近的一個
城市，這一住就是五年多。那時還沒
有開始大專的行動，所以我在各地配
搭開展召會。前半年我跑了許多的城
市，都是訪問各處召會。通常每一次
訪問中，從出發到返家期間都相距一
至兩週。

我們在印度的開展始於二○○六
年，直到二○一二年為止，一共六年
的時間。印象最深的是二○○七年的
訪問，因為當年剛好是『Gospel 
Move in India』，這個行動共有三
個梯次，目的是要在沒有召會之地建
立金燈臺。當時弟兄姊妹編組成軍，
每個梯次都分成五個開展隊，到五個
不同的城市停留三週；一年下來可以
開展十五個城市，許多地方都是從無
到有，建立起召會。開展隊的組員來
自印度各地，都是有心願配搭的聖
徒；有些是全時間服事者，有些是在
職，因此我在與聖徒的配搭上有許多
的學習。

二○○七年三月中我先和一位弟
兄去了斯里蘭卡，他停留一週後先回

他。最後主向我啟示，我需要轉向祂
並倚靠祂，因為祂所注意的並非外面
的事物，而是我這個人。當我這個人
向着祂是對的，祂自然在外面的環境
中備齊一切，為我們効力。到了第二
週，在擺上了許多的禱告後，電和水
的問題竟然莫名地解決。超乎我們想
像的，有充足的電和水供我們使用。

食物的豫備上也是如此，一開始
由訓練中心從外面訂食物進來，但他
們覺得喫不習慣、不合胃口，就改成
自己買菜來作。如此一來，不僅量抓
得到，也符合自己的口味。就這樣，
從第二週開始，整個訓練漸入佳境。

擴展眼界，剛強開拓

經過這六年在印度開展的經驗，
我想給臺灣青年人的建議是：心胸和
眼界需要更加開闊。根據我這幾年的
觀察，臺灣這幾年進步較慢，漸漸被
其他國家追過，以印度市場為例，卽
便印度人作生意的特性是不按牌理出
牌，但韓國、日本甚至中國大陸都很
積極的在開拓當地市場；反觀在臺灣
的青年人卻較少看到這樣積極的態
度。我個人建議可以出去一些國家看
看、開開自己的眼界，也會讓自己在
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思考空間，也會
使我們變得更剛強開拓。

                     （董牧群弟兄見證）

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

當我為着婚姻奉獻尋求的時候，
擇偶的心願就是弟兄要有海外開展的
心志。因此當我們開始交往時，就定
意要往海外開展。當時因為弟兄還在
當輔訓的緣故，必須等到他的服事告

滿，再注水到屋頂上的水塔；然而，
因着抓不準水槽的容量，時有注水不
足的現象。那時訓練的人多，常常一
有人洗澡，水就馬上用完了。若要叫
水，就需要等好幾個小時；甚至必須
等到隔天，水纔會來。碰到這種情
形，我們都只能憑着禱告仰望主，並
在其中學習適應和等候。除此之外，
在那次訓練頭一週也常常停電，學員
晚上下了課，幾乎整個晚上都沒有
電。訓練中心的蓄電池的電力大概能
維持兩個鐘頭，但當地停電卻往往超
過五、六個鐘頭之久。許多時候，訓
練裏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黑暗中作息；
然而他們卻能在艱難的環境下，不住
的呼求主名。也許彼此之間會討論停
電的事，但都不太抱怨，也不主動反
應。對他們而言，環境的限制反而是
一種益處。雖在肉身上受苦，卻幫助
他們妥善運用時間。並且過程中，我
們經歷到藉着禱告，主就能為我們開
路。

第一週就是在這裏沒水沒電的狀
況，加上食物豫備不足的情況下渡
過。在這艱難的環境中生活，禱告是
我惟一的憑藉。剛開始，每遇到沒水
沒電的問題的時候，我就打電話向給
房東抱怨；然而房東卻回應說那是我
們自己的問題。這逼得我向主有許多
禱告，在禱告中主很深的光照我：我
的情形就像這座城市，外面看起來相
當不錯，有許多高樓大廈，但是仔細
一點看，基礎設施卻很差，旣沒水又
沒電。在過程中我就向主承認，自己
的光景確是如此，儘管外面看起來很
不錯，聚起會來也有模有樣，但真正
論到操練時卻不是這樣扎實─當人需
要我供應時，往往沒有東西可以供應

一段落，所以我在結訓後也服事了一
年。在那一年我們的身體都出了一些
狀況。在我這一面，我的膝蓋很不
好，從訓練時就都要坐電梯；甚至服
事那年，上樓到姊妹之家都沒有超過
十次，因為身體的緣故使我根本沒辦
法上去。而我弟兄則有眩暈的問題。
那時，當面臨報名海外開展的時候，
我反而猶豫了。並不是心願的問題，
只是裏頭擔心：『主呀，我們是要去
服事的，但是我很怕變成別人的負
擔。』所以報名的時候，一面我知道
這是理所當然；另一面又會擔心，
『主呀！這怎麼辦？』而變得有點膽
怯。一次禱告時，主給了我一首詩
歌，歌詞說到：『信而順從，因為除
此以外，不能討主的喜愛，惟有信而
順從。』我當下就覺得很感謝主，並
學習不看我們的情形，信而順從的報
了名。結果非常奇妙，我們一去，因
着印度的環境乾燥，我的膝蓋不再疼
痛，他暈眩發作的次數逐漸減少，甚
至我們的過敏也都痊愈了。感謝主！
雖然我們一開始沒有想要去印度，但
是主總有祂的美意。

印度跟臺灣很不同，在當地作任
何事情都會不斷變動。若要申請一個
東西，在臺灣只要照着程序跑就行；
然而在印度，卽便有固定的程序，申
請成功與否還需看辦事的人的心情：
他若是不喜歡你，你就會被百般刁
難；相反的，他若喜歡你，你可能連
文件都不必交齊就可輕易通過。並
且，雙方在時間觀念上也有很大的差
異。有一次我們買家具，和老闆約定
下午三點送來，但他竟然十點纔送過
來！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臺灣，肯定
是一件大事，但在印度卻非常普遍。

由於彼此生活模式落差極大，剛去的
時候天然的肉體就常常被挑動。我常
心想：『作人怎麼這樣？也不會說句
對不起。』後來因着主的光照，我漸
漸脫離消極的感覺，學習在這段時間
內規劃其他事情，不讓時間白白溜
過。當你在那個環境下生活，自然而
然會有度量去包容別人，完成事情上
也會比以前更加積極。那段時間裏，
我常常唱補充本詩歌四百二十九首的
其中一節，其內容說到我們的生活乃
是：『每天非我所願，日子多麼富於
挑戰，不許安逸、自憐，與人同情，
與人同行；祂供應生命糧、生命活
水、一切動力。帶人走出黑暗，多少
生命因此轉換；祂能力來覆庇，天天
怯場，天天強壯，祂能力來覆庇，天
天怯場，天天強壯。』每當我唱這首
詩歌，便十分受激勵，得以在各種環
境中過生活，接受從主而來的度量去
包容別人，也較以往更為積極迫切。 

                 （董方郁文姊妹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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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我則繼續在那裏停留三週。在
這期間，偶爾會有聖徒前來看望與配
搭，其餘時間主要是我在街上開展。
有位姊妹提供一間商業大樓的辦公室
給我使用，我就把許多免費的二手書
搬去那裏，然後畫張海報貼在一張小
桌子上，寫着：『倪柝聲、李常受弟
兄著作』。這樣子吸引了不少有興趣
的人前來詢問，我請他們留下資料，
再將這些名單交給當地聖徒繼續回
訪。

之後我又到別州去開展另一個城
市。當我回到家時，已經是兩個半月
之後了，姊妹那時已經回臺灣待產。
二○○七年真是跑了許多地方，最後
一站是Aizawl，回到家已經是二○○
八年一月了。雖然並非每地都順利設
立召會，但對我是相當好的操練。過
程中我認識了一些印度或斯里蘭卡的
風俗和生活習慣。印度全國通行的語
言過多，在不同的州可能就有不同的
語言，因此有翻譯服事的需要。每個
宗教社群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基督

為他們中間的難處。藉着交通，他們
得以更新異象，開始操練接納彼此的
食物。因這個緣故，全時間訓練中心
的食物是：少辣、少油、少香料─不
再是傳統的印度菜了。如果有人覺得
不辣，就自己加辣椒；覺得不鹹，就
自己拿鹽來灑。作飯的過程都是大家
一起配搭，有些大廚甚至可以一次作
八、九十人分。因着要一起作飯，就
需要有身體的眼光，需要顧到彼此，
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口味。因為自己
覺得美味的時候，另一班人便會無法
接受。此外，訓練中心也會給他們菜
單，提供一些較健康的菜色。其實，
要適應不同的食物並不容易，雖然我
們去了六年，飲食習慣也無法完全適
應。一位五十多歲來自印度東北的弟
兄，很容易因食物過敏，一過敏就必
須休息；然而，在北印度參加兩個月
訓練期間，他仍堅持下去，待他康復
之後，又馬上繼續訓練。

再者，當地氣候差異大，並且炎
熱。南印度夏天非常熱，東北部雖好
一點，仍比臺灣熱得多；訓練中心位
於印度北部，白天也高達四十多度，
晚上則降到三十多度。我實在佩服那
些年長的弟兄姊妹，他們真是出了代
價而來：卽便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他
們的身體都處在為難之中，但他們還
是參加完了整個訓練。

因着當地物資缺乏的緣故，很多
事情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有一次我
負責一個兩週的訓練，我每次都怕接
到電話，因為一有電話，表示訓練中
心沒水了，要派人叫一輛大卡車去載
水，再將之注入大水槽。當地一天只
供一次水，一次供水就要花上半個小
時。早上開始供水時，先需把水槽打

徒、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等個別居住在
自己的社區；因此開展上常被侷限在
基督徒的社區裏。只要是有心尋求的
基督徒幾乎都聽過倪柝聲弟兄；然
而，他們只是片面地認識倪柝聲，特
別是他生命的經歷的那部分。對基督
徒，我們較着重真理的分享。而在傳
講真理時，當我們提到『喫喝享受
主』或『享受基督』，他們大多能夠
接受。若提到聖經中沒有所謂的『天
堂』，有些人就開始為難；要是再提
到『召會』或『神成為人，為要使人
成為神』，他們就完全無法接受。很
多尋求的基督徒一開始反應很好，到
後來卻不容易全盤接受。

在印度，有少數較保守的州特別
立法，不能強迫他人改變信仰。但是
『強迫』這詞的定義是很模糊的，易
被 有 心 人 士 硬 說 成 『 被 強 迫 而 信
的』，這對在當地福音的傳揚造成了
攔阻。

投身水流，跟隨帶領       

二○○九年開始，印度的福音工
作有一個大的轉捩點。弟兄們根據使
徒行傳的，保羅和巴拿巴所說：『看
哪，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開始吹
號：要去得着外邦人。印度的基督徒
人口二千多萬人，僅占全部人口的百
分之二至三；反觀印度教徒動輒十億
人，回教徒也有一億人，弟兄們認為
應該要去傳福音給這些人。因此我們
的行動隨卽轉彎，並開辦成全訓練。
這訓練不僅要成全人去接觸基督徒，
更要成全人去傳福音給外邦人。印度
雖然幅員廣闊，工人卻少，無法應付
其廣大的需要。而我們作工的方式是
藉着聖徒們的推廣，使周邊召會的聖

溢，自然而然就對眼前的開展地滿了
負擔，幾乎全部的人都把回程的車票
給退了，決定在訓練結束後繼續開展
三週。三週中，他們把訓練裏享受主
的生活在當地完整的複製出來。有兩
位姊妹在街上傳福音時，一位路人問
她們說：『你們看起來很喜樂，可以
告訴我是甚麼原因麼？』她們就和他
分享，並傳耶穌基督為主。可見福音
對於她們就是生活，她們的生活就是
福音。

此外，印度是個富有人情味的地
方。特別是南部，當人看見你很喜
樂，就會邀請你進家裏，他們的門通
常都是開着的，有的家甚至連扇門都
沒有，隨時都可以進去，連叩門的功
夫都省去了；主人會請你先坐下，並
泡茶給你喝。當地印度教的信仰強調
客人是神，我們要辨別他們究竟是好
客還是敞開，還是要多接觸後纔會知
道。雖是如此，這樣的開展生活真是
太喜樂了，我們也藉此在當地得着許
多人，並建立了召會。

棄絕己意，身體實際

 在印度，常有一至兩週的特別訓
練，這時因文化、飲食的差異，使服
事變得很有挑戰性。文化方面如：東
北的印度人不喜歡南印度人。在飲食
習慣方面，印度北方、東北，和南方
的口味差異甚大，使伙食的預備相當
困難。 

有一次，東北的弟兄們拒喫南印
度菜，情勢有些緊張。這迫使我到主
面前尋求如何成全他們。後來我們招
聚他們，與他們交通並給予開啓：食
物差異已成為他們之間極大的難處，
若要成為一個新人，這件事就不該成

徒產生渴慕，並以一地為據點來實施
訓練。感謝主，聖徒參訓的人數越發
增多。

主在印度的行動在南北兩個區域
情況不盡相同。由於南方的基督徒
多，召會、聖徒也相對多，北方的基
督徒少，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召會、
聖徒人數也少，可見北方是一個廣大
的禾場。於是從二○○九年起，我們
開始加強福音的傳揚，目的就是帶更
多外邦人得救而產生召會。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南
方舉辦的一週成全訓練。這次訓練吸
引了許多聖徒參加，其中多數要來一
趟並不容易，他們須花長時間搭火車
纔能彀抵達會場。因着對福音有負
擔，每位都願意付上代價前來參加訓
練，聖靈也藉此機會成全他們。除此
之外，在每場特會或訓練中，弟兄們
不會事先告訴你接下來要釋放甚麼信
息，就連內容也都是當場纔決定的。
所以聚會一開始，弟兄們會突然說：
『某某弟兄，請你來講這個。』此時
被點到的弟兄就要站起來釋放信息，
這樣的情形使得配搭不久的年輕同工
很緊張，因為不知何時會被指名，也
不知道下一秒會出甚麼題目請他講。
在生活方面，這個訓練不僅把不同背
景的人調在一起過生活，有些人更是
來到訓練中纔受浸的。大部分學員都
來自印度南部的鄰近召會，所以他們
在文化、語言等差異不算太大；來了
幾次就可以進入狀況，並豫備好與其
他弟兄姊妹相調在一起。

 此次訓練重點不在於傳福音的技
巧，我們沒有教導他們傳講人生的奧
祕，而是訓練他們過一個享受主的生
活。一週下來，他們被聖靈充滿且充

同主行動，勇往直前       
主在印度的工作於二○○九年

前，重點乃在於真理推廣、屬靈書報
發送、晨興聖言、雷瑪書籍或卡片發
送等等，對象着重於當地的基督徒身
上 。 我 剛 到 印 度 時 ， 住 在 古 爾 岡
（Gurgaon），是新德里附近的一個
城市，這一住就是五年多。那時還沒
有開始大專的行動，所以我在各地配
搭開展召會。前半年我跑了許多的城
市，都是訪問各處召會。通常每一次
訪問中，從出發到返家期間都相距一
至兩週。

我們在印度的開展始於二○○六
年，直到二○一二年為止，一共六年
的時間。印象最深的是二○○七年的
訪問，因為當年剛好是『Gospel 
Move in India』，這個行動共有三
個梯次，目的是要在沒有召會之地建
立金燈臺。當時弟兄姊妹編組成軍，
每個梯次都分成五個開展隊，到五個
不同的城市停留三週；一年下來可以
開展十五個城市，許多地方都是從無
到有，建立起召會。開展隊的組員來
自印度各地，都是有心願配搭的聖
徒；有些是全時間服事者，有些是在
職，因此我在與聖徒的配搭上有許多
的學習。

二○○七年三月中我先和一位弟
兄去了斯里蘭卡，他停留一週後先回

他。最後主向我啟示，我需要轉向祂
並倚靠祂，因為祂所注意的並非外面
的事物，而是我這個人。當我這個人
向着祂是對的，祂自然在外面的環境
中備齊一切，為我們効力。到了第二
週，在擺上了許多的禱告後，電和水
的問題竟然莫名地解決。超乎我們想
像的，有充足的電和水供我們使用。

食物的豫備上也是如此，一開始
由訓練中心從外面訂食物進來，但他
們覺得喫不習慣、不合胃口，就改成
自己買菜來作。如此一來，不僅量抓
得到，也符合自己的口味。就這樣，
從第二週開始，整個訓練漸入佳境。

擴展眼界，剛強開拓

經過這六年在印度開展的經驗，
我想給臺灣青年人的建議是：心胸和
眼界需要更加開闊。根據我這幾年的
觀察，臺灣這幾年進步較慢，漸漸被
其他國家追過，以印度市場為例，卽
便印度人作生意的特性是不按牌理出
牌，但韓國、日本甚至中國大陸都很
積極的在開拓當地市場；反觀在臺灣
的青年人卻較少看到這樣積極的態
度。我個人建議可以出去一些國家看
看、開開自己的眼界，也會讓自己在
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思考空間，也會
使我們變得更剛強開拓。

                     （董牧群弟兄見證）

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

當我為着婚姻奉獻尋求的時候，
擇偶的心願就是弟兄要有海外開展的
心志。因此當我們開始交往時，就定
意要往海外開展。當時因為弟兄還在
當輔訓的緣故，必須等到他的服事告

滿，再注水到屋頂上的水塔；然而，
因着抓不準水槽的容量，時有注水不
足的現象。那時訓練的人多，常常一
有人洗澡，水就馬上用完了。若要叫
水，就需要等好幾個小時；甚至必須
等到隔天，水纔會來。碰到這種情
形，我們都只能憑着禱告仰望主，並
在其中學習適應和等候。除此之外，
在那次訓練頭一週也常常停電，學員
晚上下了課，幾乎整個晚上都沒有
電。訓練中心的蓄電池的電力大概能
維持兩個鐘頭，但當地停電卻往往超
過五、六個鐘頭之久。許多時候，訓
練裏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黑暗中作息；
然而他們卻能在艱難的環境下，不住
的呼求主名。也許彼此之間會討論停
電的事，但都不太抱怨，也不主動反
應。對他們而言，環境的限制反而是
一種益處。雖在肉身上受苦，卻幫助
他們妥善運用時間。並且過程中，我
們經歷到藉着禱告，主就能為我們開
路。

第一週就是在這裏沒水沒電的狀
況，加上食物豫備不足的情況下渡
過。在這艱難的環境中生活，禱告是
我惟一的憑藉。剛開始，每遇到沒水
沒電的問題的時候，我就打電話向給
房東抱怨；然而房東卻回應說那是我
們自己的問題。這逼得我向主有許多
禱告，在禱告中主很深的光照我：我
的情形就像這座城市，外面看起來相
當不錯，有許多高樓大廈，但是仔細
一點看，基礎設施卻很差，旣沒水又
沒電。在過程中我就向主承認，自己
的光景確是如此，儘管外面看起來很
不錯，聚起會來也有模有樣，但真正
論到操練時卻不是這樣扎實─當人需
要我供應時，往往沒有東西可以供應

一段落，所以我在結訓後也服事了一
年。在那一年我們的身體都出了一些
狀況。在我這一面，我的膝蓋很不
好，從訓練時就都要坐電梯；甚至服
事那年，上樓到姊妹之家都沒有超過
十次，因為身體的緣故使我根本沒辦
法上去。而我弟兄則有眩暈的問題。
那時，當面臨報名海外開展的時候，
我反而猶豫了。並不是心願的問題，
只是裏頭擔心：『主呀，我們是要去
服事的，但是我很怕變成別人的負
擔。』所以報名的時候，一面我知道
這是理所當然；另一面又會擔心，
『主呀！這怎麼辦？』而變得有點膽
怯。一次禱告時，主給了我一首詩
歌，歌詞說到：『信而順從，因為除
此以外，不能討主的喜愛，惟有信而
順從。』我當下就覺得很感謝主，並
學習不看我們的情形，信而順從的報
了名。結果非常奇妙，我們一去，因
着印度的環境乾燥，我的膝蓋不再疼
痛，他暈眩發作的次數逐漸減少，甚
至我們的過敏也都痊愈了。感謝主！
雖然我們一開始沒有想要去印度，但
是主總有祂的美意。

印度跟臺灣很不同，在當地作任
何事情都會不斷變動。若要申請一個
東西，在臺灣只要照着程序跑就行；
然而在印度，卽便有固定的程序，申
請成功與否還需看辦事的人的心情：
他若是不喜歡你，你就會被百般刁
難；相反的，他若喜歡你，你可能連
文件都不必交齊就可輕易通過。並
且，雙方在時間觀念上也有很大的差
異。有一次我們買家具，和老闆約定
下午三點送來，但他竟然十點纔送過
來！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臺灣，肯定
是一件大事，但在印度卻非常普遍。

由於彼此生活模式落差極大，剛去的
時候天然的肉體就常常被挑動。我常
心想：『作人怎麼這樣？也不會說句
對不起。』後來因着主的光照，我漸
漸脫離消極的感覺，學習在這段時間
內規劃其他事情，不讓時間白白溜
過。當你在那個環境下生活，自然而
然會有度量去包容別人，完成事情上
也會比以前更加積極。那段時間裏，
我常常唱補充本詩歌四百二十九首的
其中一節，其內容說到我們的生活乃
是：『每天非我所願，日子多麼富於
挑戰，不許安逸、自憐，與人同情，
與人同行；祂供應生命糧、生命活
水、一切動力。帶人走出黑暗，多少
生命因此轉換；祂能力來覆庇，天天
怯場，天天強壯，祂能力來覆庇，天
天怯場，天天強壯。』每當我唱這首
詩歌，便十分受激勵，得以在各種環
境中過生活，接受從主而來的度量去
包容別人，也較以往更為積極迫切。 

                 （董方郁文姊妹見證）



印度，我則繼續在那裏停留三週。在
這期間，偶爾會有聖徒前來看望與配
搭，其餘時間主要是我在街上開展。
有位姊妹提供一間商業大樓的辦公室
給我使用，我就把許多免費的二手書
搬去那裏，然後畫張海報貼在一張小
桌子上，寫着：『倪柝聲、李常受弟
兄著作』。這樣子吸引了不少有興趣
的人前來詢問，我請他們留下資料，
再將這些名單交給當地聖徒繼續回
訪。

之後我又到別州去開展另一個城
市。當我回到家時，已經是兩個半月
之後了，姊妹那時已經回臺灣待產。
二○○七年真是跑了許多地方，最後
一站是Aizawl，回到家已經是二○○
八年一月了。雖然並非每地都順利設
立召會，但對我是相當好的操練。過
程中我認識了一些印度或斯里蘭卡的
風俗和生活習慣。印度全國通行的語
言過多，在不同的州可能就有不同的
語言，因此有翻譯服事的需要。每個
宗教社群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基督

為他們中間的難處。藉着交通，他們
得以更新異象，開始操練接納彼此的
食物。因這個緣故，全時間訓練中心
的食物是：少辣、少油、少香料─不
再是傳統的印度菜了。如果有人覺得
不辣，就自己加辣椒；覺得不鹹，就
自己拿鹽來灑。作飯的過程都是大家
一起配搭，有些大廚甚至可以一次作
八、九十人分。因着要一起作飯，就
需要有身體的眼光，需要顧到彼此，
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口味。因為自己
覺得美味的時候，另一班人便會無法
接受。此外，訓練中心也會給他們菜
單，提供一些較健康的菜色。其實，
要適應不同的食物並不容易，雖然我
們去了六年，飲食習慣也無法完全適
應。一位五十多歲來自印度東北的弟
兄，很容易因食物過敏，一過敏就必
須休息；然而，在北印度參加兩個月
訓練期間，他仍堅持下去，待他康復
之後，又馬上繼續訓練。

再者，當地氣候差異大，並且炎
熱。南印度夏天非常熱，東北部雖好
一點，仍比臺灣熱得多；訓練中心位
於印度北部，白天也高達四十多度，
晚上則降到三十多度。我實在佩服那
些年長的弟兄姊妹，他們真是出了代
價而來：卽便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他
們的身體都處在為難之中，但他們還
是參加完了整個訓練。

因着當地物資缺乏的緣故，很多
事情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有一次我
負責一個兩週的訓練，我每次都怕接
到電話，因為一有電話，表示訓練中
心沒水了，要派人叫一輛大卡車去載
水，再將之注入大水槽。當地一天只
供一次水，一次供水就要花上半個小
時。早上開始供水時，先需把水槽打

徒、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等個別居住在
自己的社區；因此開展上常被侷限在
基督徒的社區裏。只要是有心尋求的
基督徒幾乎都聽過倪柝聲弟兄；然
而，他們只是片面地認識倪柝聲，特
別是他生命的經歷的那部分。對基督
徒，我們較着重真理的分享。而在傳
講真理時，當我們提到『喫喝享受
主』或『享受基督』，他們大多能夠
接受。若提到聖經中沒有所謂的『天
堂』，有些人就開始為難；要是再提
到『召會』或『神成為人，為要使人
成為神』，他們就完全無法接受。很
多尋求的基督徒一開始反應很好，到
後來卻不容易全盤接受。

在印度，有少數較保守的州特別
立法，不能強迫他人改變信仰。但是
『強迫』這詞的定義是很模糊的，易
被 有 心 人 士 硬 說 成 『 被 強 迫 而 信
的』，這對在當地福音的傳揚造成了
攔阻。

投身水流，跟隨帶領       

二○○九年開始，印度的福音工
作有一個大的轉捩點。弟兄們根據使
徒行傳的，保羅和巴拿巴所說：『看
哪，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開始吹
號：要去得着外邦人。印度的基督徒
人口二千多萬人，僅占全部人口的百
分之二至三；反觀印度教徒動輒十億
人，回教徒也有一億人，弟兄們認為
應該要去傳福音給這些人。因此我們
的行動隨卽轉彎，並開辦成全訓練。
這訓練不僅要成全人去接觸基督徒，
更要成全人去傳福音給外邦人。印度
雖然幅員廣闊，工人卻少，無法應付
其廣大的需要。而我們作工的方式是
藉着聖徒們的推廣，使周邊召會的聖

溢，自然而然就對眼前的開展地滿了
負擔，幾乎全部的人都把回程的車票
給退了，決定在訓練結束後繼續開展
三週。三週中，他們把訓練裏享受主
的生活在當地完整的複製出來。有兩
位姊妹在街上傳福音時，一位路人問
她們說：『你們看起來很喜樂，可以
告訴我是甚麼原因麼？』她們就和他
分享，並傳耶穌基督為主。可見福音
對於她們就是生活，她們的生活就是
福音。

此外，印度是個富有人情味的地
方。特別是南部，當人看見你很喜
樂，就會邀請你進家裏，他們的門通
常都是開着的，有的家甚至連扇門都
沒有，隨時都可以進去，連叩門的功
夫都省去了；主人會請你先坐下，並
泡茶給你喝。當地印度教的信仰強調
客人是神，我們要辨別他們究竟是好
客還是敞開，還是要多接觸後纔會知
道。雖是如此，這樣的開展生活真是
太喜樂了，我們也藉此在當地得着許
多人，並建立了召會。

棄絕己意，身體實際

 在印度，常有一至兩週的特別訓
練，這時因文化、飲食的差異，使服
事變得很有挑戰性。文化方面如：東
北的印度人不喜歡南印度人。在飲食
習慣方面，印度北方、東北，和南方
的口味差異甚大，使伙食的預備相當
困難。 

有一次，東北的弟兄們拒喫南印
度菜，情勢有些緊張。這迫使我到主
面前尋求如何成全他們。後來我們招
聚他們，與他們交通並給予開啓：食
物差異已成為他們之間極大的難處，
若要成為一個新人，這件事就不該成

徒產生渴慕，並以一地為據點來實施
訓練。感謝主，聖徒參訓的人數越發
增多。

主在印度的行動在南北兩個區域
情況不盡相同。由於南方的基督徒
多，召會、聖徒也相對多，北方的基
督徒少，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召會、
聖徒人數也少，可見北方是一個廣大
的禾場。於是從二○○九年起，我們
開始加強福音的傳揚，目的就是帶更
多外邦人得救而產生召會。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南
方舉辦的一週成全訓練。這次訓練吸
引了許多聖徒參加，其中多數要來一
趟並不容易，他們須花長時間搭火車
纔能彀抵達會場。因着對福音有負
擔，每位都願意付上代價前來參加訓
練，聖靈也藉此機會成全他們。除此
之外，在每場特會或訓練中，弟兄們
不會事先告訴你接下來要釋放甚麼信
息，就連內容也都是當場纔決定的。
所以聚會一開始，弟兄們會突然說：
『某某弟兄，請你來講這個。』此時
被點到的弟兄就要站起來釋放信息，
這樣的情形使得配搭不久的年輕同工
很緊張，因為不知何時會被指名，也
不知道下一秒會出甚麼題目請他講。
在生活方面，這個訓練不僅把不同背
景的人調在一起過生活，有些人更是
來到訓練中纔受浸的。大部分學員都
來自印度南部的鄰近召會，所以他們
在文化、語言等差異不算太大；來了
幾次就可以進入狀況，並豫備好與其
他弟兄姊妹相調在一起。

 此次訓練重點不在於傳福音的技
巧，我們沒有教導他們傳講人生的奧
祕，而是訓練他們過一個享受主的生
活。一週下來，他們被聖靈充滿且充

同主行動，勇往直前       
主在印度的工作於二○○九年

前，重點乃在於真理推廣、屬靈書報
發送、晨興聖言、雷瑪書籍或卡片發
送等等，對象着重於當地的基督徒身
上 。 我 剛 到 印 度 時 ， 住 在 古 爾 岡
（Gurgaon），是新德里附近的一個
城市，這一住就是五年多。那時還沒
有開始大專的行動，所以我在各地配
搭開展召會。前半年我跑了許多的城
市，都是訪問各處召會。通常每一次
訪問中，從出發到返家期間都相距一
至兩週。

我們在印度的開展始於二○○六
年，直到二○一二年為止，一共六年
的時間。印象最深的是二○○七年的
訪問，因為當年剛好是『Gospel 
Move in India』，這個行動共有三
個梯次，目的是要在沒有召會之地建
立金燈臺。當時弟兄姊妹編組成軍，
每個梯次都分成五個開展隊，到五個
不同的城市停留三週；一年下來可以
開展十五個城市，許多地方都是從無
到有，建立起召會。開展隊的組員來
自印度各地，都是有心願配搭的聖
徒；有些是全時間服事者，有些是在
職，因此我在與聖徒的配搭上有許多
的學習。

二○○七年三月中我先和一位弟
兄去了斯里蘭卡，他停留一週後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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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後主向我啟示，我需要轉向祂
並倚靠祂，因為祂所注意的並非外面
的事物，而是我這個人。當我這個人
向着祂是對的，祂自然在外面的環境
中備齊一切，為我們効力。到了第二
週，在擺上了許多的禱告後，電和水
的問題竟然莫名地解決。超乎我們想
像的，有充足的電和水供我們使用。

食物的豫備上也是如此，一開始
由訓練中心從外面訂食物進來，但他
們覺得喫不習慣、不合胃口，就改成
自己買菜來作。如此一來，不僅量抓
得到，也符合自己的口味。就這樣，
從第二週開始，整個訓練漸入佳境。

擴展眼界，剛強開拓

經過這六年在印度開展的經驗，
我想給臺灣青年人的建議是：心胸和
眼界需要更加開闊。根據我這幾年的
觀察，臺灣這幾年進步較慢，漸漸被
其他國家追過，以印度市場為例，卽
便印度人作生意的特性是不按牌理出
牌，但韓國、日本甚至中國大陸都很
積極的在開拓當地市場；反觀在臺灣
的青年人卻較少看到這樣積極的態
度。我個人建議可以出去一些國家看
看、開開自己的眼界，也會讓自己在
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思考空間，也會
使我們變得更剛強開拓。

                     （董牧群弟兄見證）

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

當我為着婚姻奉獻尋求的時候，
擇偶的心願就是弟兄要有海外開展的
心志。因此當我們開始交往時，就定
意要往海外開展。當時因為弟兄還在
當輔訓的緣故，必須等到他的服事告

滿，再注水到屋頂上的水塔；然而，
因着抓不準水槽的容量，時有注水不
足的現象。那時訓練的人多，常常一
有人洗澡，水就馬上用完了。若要叫
水，就需要等好幾個小時；甚至必須
等到隔天，水纔會來。碰到這種情
形，我們都只能憑着禱告仰望主，並
在其中學習適應和等候。除此之外，
在那次訓練頭一週也常常停電，學員
晚上下了課，幾乎整個晚上都沒有
電。訓練中心的蓄電池的電力大概能
維持兩個鐘頭，但當地停電卻往往超
過五、六個鐘頭之久。許多時候，訓
練裏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黑暗中作息；
然而他們卻能在艱難的環境下，不住
的呼求主名。也許彼此之間會討論停
電的事，但都不太抱怨，也不主動反
應。對他們而言，環境的限制反而是
一種益處。雖在肉身上受苦，卻幫助
他們妥善運用時間。並且過程中，我
們經歷到藉着禱告，主就能為我們開
路。

第一週就是在這裏沒水沒電的狀
況，加上食物豫備不足的情況下渡
過。在這艱難的環境中生活，禱告是
我惟一的憑藉。剛開始，每遇到沒水
沒電的問題的時候，我就打電話向給
房東抱怨；然而房東卻回應說那是我
們自己的問題。這逼得我向主有許多
禱告，在禱告中主很深的光照我：我
的情形就像這座城市，外面看起來相
當不錯，有許多高樓大廈，但是仔細
一點看，基礎設施卻很差，旣沒水又
沒電。在過程中我就向主承認，自己
的光景確是如此，儘管外面看起來很
不錯，聚起會來也有模有樣，但真正
論到操練時卻不是這樣扎實─當人需
要我供應時，往往沒有東西可以供應

一段落，所以我在結訓後也服事了一
年。在那一年我們的身體都出了一些
狀況。在我這一面，我的膝蓋很不
好，從訓練時就都要坐電梯；甚至服
事那年，上樓到姊妹之家都沒有超過
十次，因為身體的緣故使我根本沒辦
法上去。而我弟兄則有眩暈的問題。
那時，當面臨報名海外開展的時候，
我反而猶豫了。並不是心願的問題，
只是裏頭擔心：『主呀，我們是要去
服事的，但是我很怕變成別人的負
擔。』所以報名的時候，一面我知道
這是理所當然；另一面又會擔心，
『主呀！這怎麼辦？』而變得有點膽
怯。一次禱告時，主給了我一首詩
歌，歌詞說到：『信而順從，因為除
此以外，不能討主的喜愛，惟有信而
順從。』我當下就覺得很感謝主，並
學習不看我們的情形，信而順從的報
了名。結果非常奇妙，我們一去，因
着印度的環境乾燥，我的膝蓋不再疼
痛，他暈眩發作的次數逐漸減少，甚
至我們的過敏也都痊愈了。感謝主！
雖然我們一開始沒有想要去印度，但
是主總有祂的美意。

印度跟臺灣很不同，在當地作任
何事情都會不斷變動。若要申請一個
東西，在臺灣只要照着程序跑就行；
然而在印度，卽便有固定的程序，申
請成功與否還需看辦事的人的心情：
他若是不喜歡你，你就會被百般刁
難；相反的，他若喜歡你，你可能連
文件都不必交齊就可輕易通過。並
且，雙方在時間觀念上也有很大的差
異。有一次我們買家具，和老闆約定
下午三點送來，但他竟然十點纔送過
來！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臺灣，肯定
是一件大事，但在印度卻非常普遍。

由於彼此生活模式落差極大，剛去的
時候天然的肉體就常常被挑動。我常
心想：『作人怎麼這樣？也不會說句
對不起。』後來因着主的光照，我漸
漸脫離消極的感覺，學習在這段時間
內規劃其他事情，不讓時間白白溜
過。當你在那個環境下生活，自然而
然會有度量去包容別人，完成事情上
也會比以前更加積極。那段時間裏，
我常常唱補充本詩歌四百二十九首的
其中一節，其內容說到我們的生活乃
是：『每天非我所願，日子多麼富於
挑戰，不許安逸、自憐，與人同情，
與人同行；祂供應生命糧、生命活
水、一切動力。帶人走出黑暗，多少
生命因此轉換；祂能力來覆庇，天天
怯場，天天強壯，祂能力來覆庇，天
天怯場，天天強壯。』每當我唱這首
詩歌，便十分受激勵，得以在各種環
境中過生活，接受從主而來的度量去
包容別人，也較以往更為積極迫切。 

                 （董方郁文姊妹見證）



印度，我則繼續在那裏停留三週。在
這期間，偶爾會有聖徒前來看望與配
搭，其餘時間主要是我在街上開展。
有位姊妹提供一間商業大樓的辦公室
給我使用，我就把許多免費的二手書
搬去那裏，然後畫張海報貼在一張小
桌子上，寫着：『倪柝聲、李常受弟
兄著作』。這樣子吸引了不少有興趣
的人前來詢問，我請他們留下資料，
再將這些名單交給當地聖徒繼續回
訪。

之後我又到別州去開展另一個城
市。當我回到家時，已經是兩個半月
之後了，姊妹那時已經回臺灣待產。
二○○七年真是跑了許多地方，最後
一站是Aizawl，回到家已經是二○○
八年一月了。雖然並非每地都順利設
立召會，但對我是相當好的操練。過
程中我認識了一些印度或斯里蘭卡的
風俗和生活習慣。印度全國通行的語
言過多，在不同的州可能就有不同的
語言，因此有翻譯服事的需要。每個
宗教社群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基督

為他們中間的難處。藉着交通，他們
得以更新異象，開始操練接納彼此的
食物。因這個緣故，全時間訓練中心
的食物是：少辣、少油、少香料─不
再是傳統的印度菜了。如果有人覺得
不辣，就自己加辣椒；覺得不鹹，就
自己拿鹽來灑。作飯的過程都是大家
一起配搭，有些大廚甚至可以一次作
八、九十人分。因着要一起作飯，就
需要有身體的眼光，需要顧到彼此，
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口味。因為自己
覺得美味的時候，另一班人便會無法
接受。此外，訓練中心也會給他們菜
單，提供一些較健康的菜色。其實，
要適應不同的食物並不容易，雖然我
們去了六年，飲食習慣也無法完全適
應。一位五十多歲來自印度東北的弟
兄，很容易因食物過敏，一過敏就必
須休息；然而，在北印度參加兩個月
訓練期間，他仍堅持下去，待他康復
之後，又馬上繼續訓練。

再者，當地氣候差異大，並且炎
熱。南印度夏天非常熱，東北部雖好
一點，仍比臺灣熱得多；訓練中心位
於印度北部，白天也高達四十多度，
晚上則降到三十多度。我實在佩服那
些年長的弟兄姊妹，他們真是出了代
價而來：卽便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他
們的身體都處在為難之中，但他們還
是參加完了整個訓練。

因着當地物資缺乏的緣故，很多
事情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有一次我
負責一個兩週的訓練，我每次都怕接
到電話，因為一有電話，表示訓練中
心沒水了，要派人叫一輛大卡車去載
水，再將之注入大水槽。當地一天只
供一次水，一次供水就要花上半個小
時。早上開始供水時，先需把水槽打

徒、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等個別居住在
自己的社區；因此開展上常被侷限在
基督徒的社區裏。只要是有心尋求的
基督徒幾乎都聽過倪柝聲弟兄；然
而，他們只是片面地認識倪柝聲，特
別是他生命的經歷的那部分。對基督
徒，我們較着重真理的分享。而在傳
講真理時，當我們提到『喫喝享受
主』或『享受基督』，他們大多能夠
接受。若提到聖經中沒有所謂的『天
堂』，有些人就開始為難；要是再提
到『召會』或『神成為人，為要使人
成為神』，他們就完全無法接受。很
多尋求的基督徒一開始反應很好，到
後來卻不容易全盤接受。

在印度，有少數較保守的州特別
立法，不能強迫他人改變信仰。但是
『強迫』這詞的定義是很模糊的，易
被 有 心 人 士 硬 說 成 『 被 強 迫 而 信
的』，這對在當地福音的傳揚造成了
攔阻。

投身水流，跟隨帶領       

二○○九年開始，印度的福音工
作有一個大的轉捩點。弟兄們根據使
徒行傳的，保羅和巴拿巴所說：『看
哪，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開始吹
號：要去得着外邦人。印度的基督徒
人口二千多萬人，僅占全部人口的百
分之二至三；反觀印度教徒動輒十億
人，回教徒也有一億人，弟兄們認為
應該要去傳福音給這些人。因此我們
的行動隨卽轉彎，並開辦成全訓練。
這訓練不僅要成全人去接觸基督徒，
更要成全人去傳福音給外邦人。印度
雖然幅員廣闊，工人卻少，無法應付
其廣大的需要。而我們作工的方式是
藉着聖徒們的推廣，使周邊召會的聖

溢，自然而然就對眼前的開展地滿了
負擔，幾乎全部的人都把回程的車票
給退了，決定在訓練結束後繼續開展
三週。三週中，他們把訓練裏享受主
的生活在當地完整的複製出來。有兩
位姊妹在街上傳福音時，一位路人問
她們說：『你們看起來很喜樂，可以
告訴我是甚麼原因麼？』她們就和他
分享，並傳耶穌基督為主。可見福音
對於她們就是生活，她們的生活就是
福音。

此外，印度是個富有人情味的地
方。特別是南部，當人看見你很喜
樂，就會邀請你進家裏，他們的門通
常都是開着的，有的家甚至連扇門都
沒有，隨時都可以進去，連叩門的功
夫都省去了；主人會請你先坐下，並
泡茶給你喝。當地印度教的信仰強調
客人是神，我們要辨別他們究竟是好
客還是敞開，還是要多接觸後纔會知
道。雖是如此，這樣的開展生活真是
太喜樂了，我們也藉此在當地得着許
多人，並建立了召會。

棄絕己意，身體實際

 在印度，常有一至兩週的特別訓
練，這時因文化、飲食的差異，使服
事變得很有挑戰性。文化方面如：東
北的印度人不喜歡南印度人。在飲食
習慣方面，印度北方、東北，和南方
的口味差異甚大，使伙食的預備相當
困難。 

有一次，東北的弟兄們拒喫南印
度菜，情勢有些緊張。這迫使我到主
面前尋求如何成全他們。後來我們招
聚他們，與他們交通並給予開啓：食
物差異已成為他們之間極大的難處，
若要成為一個新人，這件事就不該成

徒產生渴慕，並以一地為據點來實施
訓練。感謝主，聖徒參訓的人數越發
增多。

主在印度的行動在南北兩個區域
情況不盡相同。由於南方的基督徒
多，召會、聖徒也相對多，北方的基
督徒少，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召會、
聖徒人數也少，可見北方是一個廣大
的禾場。於是從二○○九年起，我們
開始加強福音的傳揚，目的就是帶更
多外邦人得救而產生召會。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南
方舉辦的一週成全訓練。這次訓練吸
引了許多聖徒參加，其中多數要來一
趟並不容易，他們須花長時間搭火車
纔能彀抵達會場。因着對福音有負
擔，每位都願意付上代價前來參加訓
練，聖靈也藉此機會成全他們。除此
之外，在每場特會或訓練中，弟兄們
不會事先告訴你接下來要釋放甚麼信
息，就連內容也都是當場纔決定的。
所以聚會一開始，弟兄們會突然說：
『某某弟兄，請你來講這個。』此時
被點到的弟兄就要站起來釋放信息，
這樣的情形使得配搭不久的年輕同工
很緊張，因為不知何時會被指名，也
不知道下一秒會出甚麼題目請他講。
在生活方面，這個訓練不僅把不同背
景的人調在一起過生活，有些人更是
來到訓練中纔受浸的。大部分學員都
來自印度南部的鄰近召會，所以他們
在文化、語言等差異不算太大；來了
幾次就可以進入狀況，並豫備好與其
他弟兄姊妹相調在一起。

 此次訓練重點不在於傳福音的技
巧，我們沒有教導他們傳講人生的奧
祕，而是訓練他們過一個享受主的生
活。一週下來，他們被聖靈充滿且充

同主行動，勇往直前       
主在印度的工作於二○○九年

前，重點乃在於真理推廣、屬靈書報
發送、晨興聖言、雷瑪書籍或卡片發
送等等，對象着重於當地的基督徒身
上 。 我 剛 到 印 度 時 ， 住 在 古 爾 岡
（Gurgaon），是新德里附近的一個
城市，這一住就是五年多。那時還沒
有開始大專的行動，所以我在各地配
搭開展召會。前半年我跑了許多的城
市，都是訪問各處召會。通常每一次
訪問中，從出發到返家期間都相距一
至兩週。

我們在印度的開展始於二○○六
年，直到二○一二年為止，一共六年
的時間。印象最深的是二○○七年的
訪問，因為當年剛好是『Gospel 
Move in India』，這個行動共有三
個梯次，目的是要在沒有召會之地建
立金燈臺。當時弟兄姊妹編組成軍，
每個梯次都分成五個開展隊，到五個
不同的城市停留三週；一年下來可以
開展十五個城市，許多地方都是從無
到有，建立起召會。開展隊的組員來
自印度各地，都是有心願配搭的聖
徒；有些是全時間服事者，有些是在
職，因此我在與聖徒的配搭上有許多
的學習。

二○○七年三月中我先和一位弟
兄去了斯里蘭卡，他停留一週後先回

他。最後主向我啟示，我需要轉向祂
並倚靠祂，因為祂所注意的並非外面
的事物，而是我這個人。當我這個人
向着祂是對的，祂自然在外面的環境
中備齊一切，為我們効力。到了第二
週，在擺上了許多的禱告後，電和水
的問題竟然莫名地解決。超乎我們想
像的，有充足的電和水供我們使用。

食物的豫備上也是如此，一開始
由訓練中心從外面訂食物進來，但他
們覺得喫不習慣、不合胃口，就改成
自己買菜來作。如此一來，不僅量抓
得到，也符合自己的口味。就這樣，
從第二週開始，整個訓練漸入佳境。

擴展眼界，剛強開拓

經過這六年在印度開展的經驗，
我想給臺灣青年人的建議是：心胸和
眼界需要更加開闊。根據我這幾年的
觀察，臺灣這幾年進步較慢，漸漸被
其他國家追過，以印度市場為例，卽
便印度人作生意的特性是不按牌理出
牌，但韓國、日本甚至中國大陸都很
積極的在開拓當地市場；反觀在臺灣
的青年人卻較少看到這樣積極的態
度。我個人建議可以出去一些國家看
看、開開自己的眼界，也會讓自己在
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思考空間，也會
使我們變得更剛強開拓。

                     （董牧群弟兄見證）

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

當我為着婚姻奉獻尋求的時候，
擇偶的心願就是弟兄要有海外開展的
心志。因此當我們開始交往時，就定
意要往海外開展。當時因為弟兄還在
當輔訓的緣故，必須等到他的服事告

滿，再注水到屋頂上的水塔；然而，
因着抓不準水槽的容量，時有注水不
足的現象。那時訓練的人多，常常一
有人洗澡，水就馬上用完了。若要叫
水，就需要等好幾個小時；甚至必須
等到隔天，水纔會來。碰到這種情
形，我們都只能憑着禱告仰望主，並
在其中學習適應和等候。除此之外，
在那次訓練頭一週也常常停電，學員
晚上下了課，幾乎整個晚上都沒有
電。訓練中心的蓄電池的電力大概能
維持兩個鐘頭，但當地停電卻往往超
過五、六個鐘頭之久。許多時候，訓
練裏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黑暗中作息；
然而他們卻能在艱難的環境下，不住
的呼求主名。也許彼此之間會討論停
電的事，但都不太抱怨，也不主動反
應。對他們而言，環境的限制反而是
一種益處。雖在肉身上受苦，卻幫助
他們妥善運用時間。並且過程中，我
們經歷到藉着禱告，主就能為我們開
路。

第一週就是在這裏沒水沒電的狀
況，加上食物豫備不足的情況下渡
過。在這艱難的環境中生活，禱告是
我惟一的憑藉。剛開始，每遇到沒水
沒電的問題的時候，我就打電話向給
房東抱怨；然而房東卻回應說那是我
們自己的問題。這逼得我向主有許多
禱告，在禱告中主很深的光照我：我
的情形就像這座城市，外面看起來相
當不錯，有許多高樓大廈，但是仔細
一點看，基礎設施卻很差，旣沒水又
沒電。在過程中我就向主承認，自己
的光景確是如此，儘管外面看起來很
不錯，聚起會來也有模有樣，但真正
論到操練時卻不是這樣扎實─當人需
要我供應時，往往沒有東西可以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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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落，所以我在結訓後也服事了一
年。在那一年我們的身體都出了一些
狀況。在我這一面，我的膝蓋很不
好，從訓練時就都要坐電梯；甚至服
事那年，上樓到姊妹之家都沒有超過
十次，因為身體的緣故使我根本沒辦
法上去。而我弟兄則有眩暈的問題。
那時，當面臨報名海外開展的時候，
我反而猶豫了。並不是心願的問題，
只是裏頭擔心：『主呀，我們是要去
服事的，但是我很怕變成別人的負
擔。』所以報名的時候，一面我知道
這是理所當然；另一面又會擔心，
『主呀！這怎麼辦？』而變得有點膽
怯。一次禱告時，主給了我一首詩
歌，歌詞說到：『信而順從，因為除
此以外，不能討主的喜愛，惟有信而
順從。』我當下就覺得很感謝主，並
學習不看我們的情形，信而順從的報
了名。結果非常奇妙，我們一去，因
着印度的環境乾燥，我的膝蓋不再疼
痛，他暈眩發作的次數逐漸減少，甚
至我們的過敏也都痊愈了。感謝主！
雖然我們一開始沒有想要去印度，但
是主總有祂的美意。

印度跟臺灣很不同，在當地作任
何事情都會不斷變動。若要申請一個
東西，在臺灣只要照着程序跑就行；
然而在印度，卽便有固定的程序，申
請成功與否還需看辦事的人的心情：
他若是不喜歡你，你就會被百般刁
難；相反的，他若喜歡你，你可能連
文件都不必交齊就可輕易通過。並
且，雙方在時間觀念上也有很大的差
異。有一次我們買家具，和老闆約定
下午三點送來，但他竟然十點纔送過
來！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在臺灣，肯定
是一件大事，但在印度卻非常普遍。

由於彼此生活模式落差極大，剛去的
時候天然的肉體就常常被挑動。我常
心想：『作人怎麼這樣？也不會說句
對不起。』後來因着主的光照，我漸
漸脫離消極的感覺，學習在這段時間
內規劃其他事情，不讓時間白白溜
過。當你在那個環境下生活，自然而
然會有度量去包容別人，完成事情上
也會比以前更加積極。那段時間裏，
我常常唱補充本詩歌四百二十九首的
其中一節，其內容說到我們的生活乃
是：『每天非我所願，日子多麼富於
挑戰，不許安逸、自憐，與人同情，
與人同行；祂供應生命糧、生命活
水、一切動力。帶人走出黑暗，多少
生命因此轉換；祂能力來覆庇，天天
怯場，天天強壯，祂能力來覆庇，天
天怯場，天天強壯。』每當我唱這首
詩歌，便十分受激勵，得以在各種環
境中過生活，接受從主而來的度量去
包容別人，也較以往更為積極迫切。 

                 （董方郁文姊妹見證）


